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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世為懷的梁智鴻醫生
文 ：黎俊翹、陳永聰
梁智鴻醫生(G B M ，G B S ，O B E ，太平紳士)出身罾學世家，是醫術高超的私人執業泌尿科醫 
生 。他手術技巧高超，素 有 「金刀梁」的綽號，是香港家喻戶曉的一位名醫。他同時是一名「公職 
王」 ，自198 8年起擔任過立法會醫學界功能界別議員以及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等多項政府及不同 
半官方機構的公職，一直深受各界人士好評。梁醫生多年來熱心公益；為肯定其對社會的貢獻，政 
府先後向他頒授多個勳銜，包括太平紳士、金紫荊星章以及大紫荊勳賢。現時梁醫生的主要公職包 
括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以及安老事務委員會長者學院發展基金主席等。有 説 「醫有三品：上醫 
醫 國 ，中醫醫人，下醫醫病」 ，梁醫生是如何從「醫人」到 「醫國」昵 ？
記 ：黎 俊 翹 梁 ：梁智鴻醫生
記 ：梁醫生您出身醫學世家，您和太太也是當代名醫，但在香港不少醫生都只懸壺濟世而不問政治，究 
竟是甚麼促使您投身政界？
梁 ：我覺得自己當醫生是一件比較「愚蠢」的事，當醫生而又從政就更「愚蠢」。醫生是一個很狹窄的專業，專攻 
的範疇只會愈來愈細，而從政就可以擴闊我的視野。過往當醫生你如何醫病不需要理會旁人指點，但從政的話 
你就需要多聆聽別人的意見。因此，簡單來説，我當公職有兩個理由，第一就是擴闊眼界，學習我專業範疇以 
外許多的東西，第二就是我作為香港的一份子，取於斯，用於斯，想以我的能力回饋社會，為社會做點事。
至於為何我一開始就選擇參選立法會成為議員，就要追溯至1985至1986年間，那時我已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 
十多年，私人執業也有數年體會，我當時覺得香港的醫療制度雖然完善，但流弊也不少，我希望改善業界，但 
需要_個渠道去發表意見和推動改革。我覺得當議員可以「發聲」 ，於是我就參加了當時立法會醫療界的功能 
組別選舉。但進入了立法會，我就發現原來除了醫療，其他範疇的東西也要涉獵，而身邊其他議會同僚都很能 
幹 ，於是乎我也就邊做邊學，嘗試處理。
記 ：除了加入立法會，您也是社會有名的「公職王」，一直以來都擔任不同的重要職位，公職可諝應接 
不暇，又是甚麼驅使您醉心服務社群？
梁 ：我處理過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而承蒙社會各界厚愛，認同我的辦事能力，我受任命擔任不同社會公職的機會 
就更多。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我絕不會主動要求別人給我一官半職。只要別人邀請我的那些工作與我沒有利益 
衝突，而能夠略盡綿力為社會做些實事，我都希望給自己一個新的學習機會。當然，我也曾因為對個別議題認 
識不深而推卻了政府的委任，但只要我對議題有多少認識，我都是會盡力做的。
再者，我覺得醫學界人士當公職除了可以擴展其專業以外的眼界，其實本身亦有其優勢— 不論貧富貴賤，有 
病都是要求診，醫生在診治有機會接觸到不同階層、不同界別的人士，因此醫生可在診症的過程中與病人建立 
互信，從對談中得知社會不同的事情及意見。而有能力的話，更應該將所知道的用以解決社會的一些問題。
記 ：您又為何最後輾轉件從事安老事務工作呢？
梁 ：在200 0年 ，第一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先生的任期屆滿，而當時我任職醫院管理局主席的任期亦屆 
滿 ，機緣巧合下獲邀加入委員會，我就抱着一個學習的心態同意了，原以為我只是去當委員，殊不知是要當 
主席！
當時我已年過六十，自己也是一位長者，我覺得自己也許可以在某些程度上將長者的思維和意見帶進安老事務 
委員會。再説，與長者最切身的兩項事情非醫療和福利莫屬，我本身是一名醫生，自問對醫療方面有一定的認 
識 ，我想應該能夠為委員會提供一些意見。因此，我把這任命當作一個新的學習機會，開始了我安老相關的 
公職。
記 ：如您所述，您曾任第二屆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可説是協助香港將安老事務提升至政策層次的關鍵 
人物，您認為自己任內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
梁 ：我是第二任的安老事務委員會的主席，我自覺十分幸運。首先，安老事務委員會於香港回歸後成立，第一任主 
席譚耀宗先生在其領導的八年內為委員會以及安老方面做了很多奠基的工作，而我就繼承了他努力的基礎。第 
二 ，就是我沒有政黨背景，本身又是長者，我了解長者的社會訴求。任內我為了要更好地了解基層長者的需 
要 ，也曾到過社區內的一些小公園，例如灣仔及油麻地的公園和休憩空間，直接與基層長者交流。
我跟現任主席陳章明教授都有一個清晰的安老理念，就是不應將安老事務等同於長者福利。過去的長者跟現時 
的長者及將來的長者是不同的：以往的長者較為被動，難聽點説就是「等死」 ；現時的長者其經濟上較為獨 
立 ，對生活的要求亦更高，希望與社會互動；可想而知十年後的長者將會更加截然不同。因此，我任內積極推 
行的其中一項主張就是「積極樂頤年」 ，而另一項我也一直推行的是「居家安老」 ，盡量減低或延遲長者遷進 
安老院的機會。
記 ：您如何評價自己的工作成果？
梁 ：這兩項事情，幹是否得成功得由社會評債，但政府的確接受了我的建議。例如公共交通長者兩元乘車優惠及 
「鑽的」服務都是積極樂頤年政策的落實。長者在財政上的心態是花一元便少一元，所以若要長者積極參與就 
不能讓長者覺得出入社區進行活動是一件負擔不起的事情。
「長者學苑」其實是積極樂頤年的例子，模式成功，新加坡及澳門亦有派員來視察。學苑讓參與的長者重返校 
園 ，使過往無機會接受太多教育的長者圓夢，又或令以前為生活而背棄修讀喜愛學科的長者有多一次選擇的機 
會 。長者在課堂上學到一些知識，充實自己、善用餘暇之餘，更增強了自信心。而上課亦令長者認識了不少新 
的朋友，擴闊了他們的社交圈子，最重要的就是參與的長者學員都十分開心。可喜的是長者學苑得到各界支 
持 ，尤其是全港的中小學校長，現已開設多達百多間，為長者提供多元的學習經歷。
居家安老方面，政府現時已經推出了長者社區照顧服務 
券試驗計劃，都是為了讓長者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之 
下接受護理，盡量延緩進入院舍或醫院的時間。有關政 
策的落實和推廣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亦不用多説了。
記 ：在您眼中香港是否已經是一個「老齡友善城市」？
梁 ：我認為現時的長者服務當然未到那個「老有所依、老有 
所為」的完美境界，仍有很多事情要改善。例如現時依 
然有歧視長者的情況，所以現在推動消除年齡障礙是很 
重要的。長者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退休後失去收入 
來源，年紀大的人很難獲聘用並以工作換取收入，無法 
自食其力。因此 ，我是認為政府是應該推行退休保障 
的 ，始終長者過往勞碌一生貢獻香港的努力是需要被肯 
定的，但如何推行、用甚麼形式就當然可以再商榷。
更重要的是現時老友記有「年輕化」的趨勢，仍然有很 
多有心有力的長者想繼續勞動。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支持 
彈性退休的，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只要身體狀況還 
不錯，我就會繼續工作。政府可否考慮引進一個帶薪的 
義工服務呢？長者愈見長壽的現象，亦引伸到延長退休 
年限這個課題。當然長者自己心理上亦要有一定的調 
適 ，包括認清自己的身體機能會逐漸老化。我現時下樓 
梯也要緊握扶手支撐，但只要習慣就可以了。
記 ：那未來我們又該如何精益求精呢？
梁 ：我自己當年出任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時候，就希望自己可以作為一個長者的典範，令到其他長者覺得長者也 
可以有所作為。我認為做長者要有自信，生活要有尊嚴，而這就取決於長者在社會之間的形象與地位。我提倡 
的 「跨代共融」便是朝着這方面而做的工作。例如若長者也和年輕人一樣學會使用電腦，他們便能自信地與年 
輕人交流。長者學苑的系統就讓年輕學生當老師教導長者學員，增加了兩代人的互動和了解。
再説長者其實很希望得到身邊人，尤其年輕一輩的關懷，就算簡單的噓寒問暖，也會十分「受落」。所以，安 
老事務委員會推行多年的「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計劃」 ，就積極優化鄰里支援網絡，增進長者和鄰里的相互認 
識和了解，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無論是長者的社會參與抑或是跨代共融的推動，都能事半功倍。
記 ：但事實上仍然有很多長者並不積極參與，是否因為長者較常接觸的大眾媒體都欠缺您所提到的政策 
宣傳？而長者希望得到年輕一代關懷，但又覺得同輩間沒有代溝而較喜歡與其他長者溝通，兩者是 
否有矛盾？
梁 ：長者的確是會從電視、收音機等大眾媒體接收資訊，而港台第五台亦正是針對長者群組而廣播的，電視方面不 
時亦會有這方面的廣告，譬如平安鐘等。據我所知，長者較需要個人層面的接觸，所以現時「左鄰右里積極樂 
頤年計劃」會推動官商民的不同人士親身拜會長者。
長者的同儕對長者的影響跟跨代共融不是互相矛盾的。推動積極樂頤年和跨代共融，難度就是要鼓勵長者走出 
來 ，而方法就是要在同儕中下功夫。有時因為代溝的關係，長者未必接受年輕人的邀約，但身邊如果有長者可 
以告訴他們社區中心等地方的活動有趣，將他們引出社區，到時再由年輕社工或義工開始介入就可以成事。
記 ：您剛才提到有歧視長者的情況，近年都偶有出現不妥善對待長者的現象，早前的「大埔劍橋護老 
院」事件就引起了社會的重大反彈，您認為問題的癥結在哪？香港是不是已經失去了尊老護長的核 
心價值？
梁 ：我認同您説的問題是存在的，我們的長者不應被如此對待。我去過很多地方視察，見到北歐一些國家如丹麥的 
安老院舍環境都十分寬敞舒適。有人問我為甚麼香港做不到，我覺得原因很簡單，香港地少人多，税率又不 
高 ，北歐就抽接近7 0 % 的税，一個國家的人口跟我們香港一個城市的人口一樣，試問香港是否可以類比？所 
以香港政府能用在安老的資源是有限的。還有一點，對於香港的私人院舍我覺得是值得同情的，因為第一，近 
8 0 % 的院舍長者是領取政府綜援的，因此能夠繳付予營運者的租金不多，有限利潤而要高質地照顧這批長者 
確是一個問題。第二，安老服務的人手遠不足夠，人員質素參差亦是可以預見。
要解決這些問題，要改變的是市民對安老工作的心態。政府可以考慮規定在公屋及居屋要求配有安老院及相關 
設施，當市民購買樓宇時已得悉這既定事實，便不能反對，可以解決興建安老院覓地難的問題。另外，要推動 
年輕一輩投入安老的服務行業，補充人手。但現在安老照顧行業被認為是厭惡性行業，所以，我們要令行業專 
業化，提供一個明確的晉升途徑，吸引年輕人入行。現在陳章明教授積極推動安老服務行業的資歷架構建設， 
就正正是為了回應這個需要。可喜的是，現時在一些私院中，其員工有年輕化的趨勢，私院亦由普遍個別經營 
轉向企業化經營。
記 ：最後，您對於香港安老工作有何寄語？
梁 ：我想再次強調，安老服務不應被視為福利，否則安老服務便沒有發展的空間。長者也有尊嚴，不應被視為社會 
的負擔，他們也許需要年輕人的協助，但長者更加需要的是愛心，不是社會福利。
